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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门口一看，有一伙人
大概六七个在传达室前抽烟，

见我们出来，几个人一齐迎了过
来。“谁是林××？”为首那个穿
黄背心的大块头冲我们问。他的
黄背心上印了一只老鹰，尖厉的
爪子看起来很是狰狞。
“我就是，怎么样？”老林

昂着头挑衅似的问。

“是不是你昨晚把我兄
弟打了？”大块头声色俱厉。
“是又怎么样？是他先动

手的。”老林眼睛里快冒出火
来，他突然飞起一脚把一块小
石子踢飞。我们几个人一直没
吭声，但都满不在乎地拿眼光

来回扫着几个人，一旦情况不
对就上去动手。
“你想怎么解决？”大块

头声音低了下来，“人被你打
伤了，医药费你肯定要付。”
“不可能。”老林回答得

很干脆。大块头身后的一个胖

子突然冲出，一个右摆拳打向
老林面部。老林早有防备，他
往后一撤身，胖子打了个空。
没等胖子再动手，我们四个人
已冲了过去，老杨一把揪住胖
子的衣领就是一个耳光。这一
下既突然又迅速，声音也是又

响又脆，胖子被打得身子转了
半圈，捂着脸有些发昏。

那边，老林和大块头也动
上了手，两人个儿齐平块头相
当。我揪住穿白色 T恤的小
痞子也打在一处。老吴老邱老
杨则和另外几个人动起手来。

白 T恤看起来咋咋呼
呼，但看得出来不是第一次打
架，和我刚一照面就出阴招，
第一脚就踢我的裆部。不过话
说回来，如果你不是练家子，
想凭这样的腿法一招制敌不
是很现实，我几乎没怎么费劲

就抄住了他的脚脖子，脚下轻

轻使了个绊，白 T恤像只麻
袋一样软绵绵地躺倒，躺还不

老老实实地躺，一只手还死拽
着我的衣摆不放，把我拉得一
个踉跄。我一抬屁股踏踏实实
坐下，双拳左右开弓一顿乱
揍。拳头像橡皮图章一样盖在
他的两眼上。有过干架经验的
人都知道这叫封眼。

说实话，群架对我来说真
是个新鲜的玩意，它既不是设
计好的对练，也不是团体操表
演，而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
比如说，当我骑在白 T恤身

上盖图章时就很有可能遭遇
什么人的突然袭击。白 T恤

一点也不配合我的动作，他又
喊又骂还不断扭着并不健美
的腰和屁股，双手高举往中间
乱划，外人要看起来还有点为
我鼓掌的意思。

等我站起身来想再找人
盖图章时，发现除了老林和大

块头打得热乎外，其他几个人
全躺在地上扭成一团，好像我
们拍的不是一出武侠戏而是
一部集体的床上戏。

老林和大块头基本上势
均力敌，大块头嘴也没闲着，
嘿呦嘿呦地给自己喊号子，拳

头抡得呼呼作响，步伐也相当
灵活，老林当然更不甘示弱，
他以硬碰硬，你给我一拳我捱
着，捱完了再回敬你。

大获全胜之后，我们群情
振奋地脱光了膀子去小饭店喝
啤酒，老林这才把那天晚上的

惊险一幕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周末晚上，老林照例早早

来到游戏厅控制 “张飞”打
仗，没玩一会就有人拍他肩
膀，老林正激烈开打根本无暇
旁顾，没想到对方一把竟把老
林推开了，就这一下子，“张

飞”被老怪一把擒在怀中，三
拳两掌就报销了。这下把老林
气得眼睛冒烟，“你他妈的推
什么？”

老林事后才知道，推他的
是镇上很有名的一个小痞子。
当然，有名并不意味着他很能

打，而是他有个在镇里当副镇
长的舅舅，有了这样一个有权有
势的舅舅，谁去干痞子这行也能
混得风生水起。至于他为什么要
突然推开老林，谁也不知道答
案。也许他是嫉妒老林的技术
高超，也许是喜欢上了老林手

中的游戏机，或者是什么都不
为就是想找个人欺负欺负。两
人的梁子就是这样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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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朱标死后，年幼的

朱允 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为了保证他将来稳坐皇帝宝
座，朱元璋再下狠手，杀戮了
大批悍将，但朱允 与他的
诸位叔叔之间的关系会怎样
呢？朱元璋也不免有所担心。

有这么一个传说，一天

夜里，朱元璋看见黄白两条
龙冲进大殿，相互争斗，难解
难分。最后黄龙得胜，腾飞而
去，白龙战败，蜒于地。朱元
璋顿时惊醒，原来是一梦。第
二天早上，朱元璋上朝时看
到皇太孙站在大殿的右角，

而燕王朱棣却站在他的左前
方。当时，朝廷以左为上，皇
太孙身为皇储，其尊位仅次
于皇帝，燕王竟敢对他如此
侮慢，站在他的上手。朱元璋
心中不免暗暗吃惊，他没有
声张，但随即下令让朱棣离

开宫中，搬到别院，并不许人
给他送食物。马皇后可怜朱
棣无端受到惩治，就像当年
救朱元璋一样偷偷给他送吃
的，朱棣因而得以不死。

这个传说，显然是出于
附会：因为朱允 被立为皇

太孙时，马皇后已经死了十
一年，她不可能看到朱棣与
朱允 叔侄二人的争斗。但
这传说也反映当时围绕皇位
继承问题，已出现了明争暗
斗。朱元璋对于这个年少而
没经验的皇太孙未来的命

运，也有了一些不祥的预感。
朱元璋借蓝玉案大肆杀戮，
是为了给未来的皇位继承人
除去威胁，他同时又把分封
亲王看作是保证朱家江山稳
固的手段。所以，他曾对朱允
说：“我把抵御外侮内乱

的任务交给你的叔叔们了，
他们能把家守得好好的，让

你把位子坐稳。”
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重新制定的宫中礼仪颁
布，按照这一礼仪规定，诸王
按照君臣礼节朝见皇太孙之
后，在后殿要行家人之礼。按
家人之礼，各亲王都是朱允
的叔叔，处于尊者地位，朱

允 就要向叔叔们跪拜了。

因此，朱允 本人对诸王在
精神上给予他的压迫，感受
更为深切。他曾经问朱元璋：
“如果北方的蒙古地区不太
平，亲王们可以抵挡，如果亲

王们闹事，又由谁来抵挡
呢？”朱元璋一时无言以对，

只有反问孙子了：“那你说该
怎么办？”

老谋深算的朱元璋竟然
失于计算，他寄予厚望的骨
血至亲，最后却成了挑起天
下大乱的根源。皇权，这一至
高无上的权力，超越了任何
亲情。

朱元璋不信任异姓的公
侯将相，认为自己的亲生儿
子是最为可靠的，希望靠强
大的家族势力维护明王朝的
江山永固。在明朝建国后的
第三年，朱元璋就开始分封

亲王，他把儿子们置于边防
及全国的要害之地，为的是
“屏藩帝室”，作为保卫皇室
的屏障。

但是，在洪武九年（1376
年），一个叫叶伯巨的人，借
着当时天象出现异常、朝廷向

天下臣民征求意见的机会，向
朱元璋上书一封，对朱元璋的
藩王政策提出直言不讳的批
评。他认为，强干弱枝是保证
稳定、遏止动乱的根本之计，
如今分封太侈，不仅封国土地
广阔，而且亲王拥有强大的军

力，他担心几代之后会形成尾
大不掉之势。他劝朱元璋割断
一时的父子恩爱之情，保证长
久的安定。

不料，朱元璋看到上书
后大怒。朱元璋说：“这小子
离间我的骨肉，快把他抓来，

我要亲手把他射死！”他大
怒之下，要亲手射杀这位教
师爷。叶伯巨被逮来后，主政
者等到朱元璋心情转好的时
候才报告说人已逮到。这时，
朱元璋的气已经消了许多，
他没有立刻射杀叶伯巨，而

是将叶伯巨关入了狱中。这
个叶伯巨虽然暂时免于一
死，但最后还是死在了狱中。

?@ABCDEFGH

关于克林顿绯闻的报道8

月至9月中旬进入高潮，报纸、
电视发疯似的没完没了，不论
是传言、造谣，还是真的新闻，
也不管内容是否适合公开，它
们一股脑儿地全部抖搂出来。

斯塔尔报告被人们称为
是美国的《金瓶梅》，通篇报

告中有多处露骨的详细描述，
通篇报告根本不像法律文件，
它对性关系的描述比某些黄
色小说还要技高一筹，将白宫
描绘成了总统的“春宫”。这
篇报告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
上最黄色的政府文件。而国会

居然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
准许报告全文公布于众后，各
大报纸均不加任何删节地全
文予以刊登。

9月 21日早晨，国会将
克林顿在大陪审团作证的录
像公布于众，几乎是在同时，
克林顿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

重要演讲。照惯例，电视应该
实况转播克林顿的讲话，第二
天的报纸也应该全文刊登克林
顿演讲全文，但是，媒体的注意
力全部集中在了录像带上，美
国广播公司、全美广播公司、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CNN用

了 4个小时的时间播放克林
顿作证录像，期间停止了一切
正常的商业广告，据统计，每家

电视台在这段时间里的广告收
入损失均在数百万美元。连一
些文艺节目也不例外，在全美

广播公司的“晚间节目”中，5
个年轻姑娘裸露大腿，一身莱温
斯基的打扮，她们不但裸露大
腿，而且个个嘴里叼着一支莱温
斯基在证词中所描述过的雪茄，
做出各种性感的姿态，在舞台上
跳来跳去，继而又将雪茄打开

变成了一条黄色领带———斯塔
尔报告中所描述的证物。

美国电视频道除了克林
顿与莱温斯基的故事没有了

别的话题，大家比着来。从小
品到脱口秀，从新闻到专访，
真是全美一片“黄”。

美国舆论虽然闭着眼睛看
不见，但世界超级大国的公民
们在困惑中开始思考，金融危
机正悄悄来到华尔街，美国人

还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做，在
总统私生活问题上纠缠不休究
竟有什么意义？

欧洲人对美国媒体更是大
为不满，指责美国舆论“令人

作呕”、“恶心”、“可耻”，认
为不应如此处理新闻。新闻记

者出身的法国外交部长韦德里
纳也公开表示他个人的感想，
认为美国新闻媒体没有经过编
辑处理，将听证会录像全部播
放，令人十分震惊。德国总理科
尔发表评论，认为公开讨论这
种事情完全不能接受，特别是

全球最强盛的国家总统竟遭如
此污蔑，感到极为“恶心”。

白宫北草坪西侧仍然熙
熙攘攘，电视台的“大炮”仍
在对着白宫，有的记者在白宫
熬夜守候，管理人员在白宫新
闻厅的广告栏上张贴了一张
小条子，上面写着：提醒大家

白宫新闻厅的工作时间———
早晨5点到晚上 10点，晚上
11点新闻厅熄灯。
“你知道美国大众对舆

论报道克林顿丑闻很反感，为
什么你们还要继续报道？”在

北草坪的小路上，我问全美广
播公司的驻白宫记者温德尔。
他说：“很简单，我们的编辑
让我们这么干的。”“编辑后
面的人又是谁？”温德尔没有
回答。但是温德尔的同事凯
伦·威廉斯告诉我：“共和党

是这场用肮脏手段掀起倒克
林顿运动的幕后人。他们想尽
一切肮脏手段来攻击总统。”
“这算什么？”提到克林

顿与莱温斯基私通的事，威廉
斯觉得又可笑又气愤，“华盛
顿的权贵们哪位没有风流韵

事？哪位没有一两个小秘？从
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到
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他
们在私生活方面都不干净。”

通过与白宫记者聊天，我
发现他们自己并不希望报道
克林顿绯闻，普遍认为这是很

无聊的事，但是老板要求他们
这么做，他们别无选择，否则
就被炒鱿鱼。

IJKFLM

袁庭玉和王南风从咖啡

馆里出来，意犹未尽，驾车去
了郊外，到了一个叫“梅花
坡”的地方。这地方适合幽
会、打劫、伤春或者悲秋。两
个人选了一个平缓的山坡坐
下来，从重重叠叠的梅树里
望出去，大半个月亮高高悬

挂，而梅花已残。
袁庭玉顺着斜斜的山坡

躺下了。王南风说：“你是个
小男孩子，你还没长大呢。要
不我的意思你怎么 不 明
白？”袁庭玉说：“你是个挑
剔的女人。我对你的好你心

里有数。”王南风身子一歪，
并头躺在他身边，把手朝他
的腿上一放，说：“好不好要
用实际行动来回答我。”袁
庭玉听见这句话，“忽”地坐
了起来，王南风的手从他的
腿上落下，还没落下地，又抬

起来探进袁庭玉的衣服里，
好像有一股风跟着她的手进
去了。她张开五只手指，从袁
庭玉的后颈处一直抓到腰
里，再从腰里反捋上去，嘴里
说：“躺下，躺下。你不听话
我就把你扔在这山里喂母

狼。”袁庭玉拿开她的手，却
舍不得放下，把她的手放在
胸前，依言躺下。

王南风说：“你知道我失
恋了，救不救我？” 袁庭玉
说：“当然救。”王南风气息
咻咻，手在他胸前挠过来挠

过去，像母狼的爪子。袁庭玉
只顾着憧憬，“我俩互相拯
救，一同进入一个温馨世
界。”王南风说：“哦，你说的
是两个人一块自杀。”袁庭
玉说：“我要为你买一个镶
钻的白金戒指，办一个体体

面面的婚礼。你不想生孩子
也没关系，我们两个人过日

子，有梅花的时候看梅花，有
菊花的时候看菊花……”王

南风说：“你的眼睛盯着我，
我的眼睛盯着你。”袁庭玉
大喜，“是啊！你就是家里的
女王，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玩，想喝酒，尽管去……”
王南风不等他抒情的话结束，
手伸到他的肚子上，一把攥住

他的裤带，厉声说：“废话少
说！你到底干还是不干？”

袁庭玉一动不动，也不
说话。一阵风透过来，梅花缓
缓落下，飘了他们一脸。

他半晌才说：“我要爱情！
我喜欢爱情！”王南风倒笑起

来，说：“放屁放屁，真是放
屁。这年头还有你这种没出息
的人，送上门的货也不要。你
又不是没碰过我。”袁庭玉坚
决地说：“那时候年轻不懂
事。现在要碰也要等到结婚那
天碰。”王南风打了一个哈

欠。这一张嘴不要紧，她一个
接一个地打起哈欠来。打完哈
欠，她抓起地上的梅花瓣恨恨
地扔到袁庭玉的脸上。

袁庭玉不死心，还在温
柔地表白：“我要你救我。我
也要救你。我们结了婚就得
到了拯救。”王南风不耐烦地

说：“你在念些什么经？夜深
了，走吧。你这个自私的男
人。”她站起来要走，被袁庭玉
两手一围，抱住了她的双腿，
“刚才还高兴的，现在怎么不
高兴了？你生我的气了？”王南
风说：“谁生你的气？”袁庭玉

说：“那咱们说好了，我要去买
戒指的。”王南风手一挥，“你
想买就去买吧。自私鬼！”

两个人一路无话，王南
风时不时地打个哈欠。车子
到了袁家门口，王南风停下
车子。袁庭玉下了车，本来他

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是王
南风把他搡开了。他站在原
地，一直望到看不见王南风。

第二天，苏小妹抽了个
空，跑去看袁庭玉，敲敲门，
没人应声，就把门推开了，原
来袁庭玉家的门锁坏了。苏

小妹回到桥头，买了一把新
锁，给袁庭玉的门换上。苏小
妹把新钥匙放在自己口袋
里，回到家。搬个小竹椅子在
家门口的花圃边，坐着有一
搭没一搭地打毛线衣，眼睛
时不时地瞄大路。

袁庭玉到哪儿去了？袁
庭玉去等候王南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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